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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的德令哈（組詩，中）莊偉傑

賀黃慶輝老先生一百零三歲華誕賀黃慶輝老先生一百零三歲華誕
臨江仙．梁曉純

又遇南瀛初夏，親朋欣喜相迎。悉尼
天上彩雲升。杏園賓滿座，杯盞映華燈。

黃老百零三歲，堪稱福壽人龍。弄潮
一世顯平生。心寬凡事淡，瀟灑比鯤鵬。

王香谷
賓客盈門鵲噪枝，百零三歲慶生時。
精神矍鑠如松柏，面目清臒遠杖欙。
吐論錚鏦中外軌，揮毫錯落古今詩。

    壽星南極逍遙度，儕輩樂隨跚步遲。 

恆心馬
杏園綻放報春梅，黃老輝煌賀喜台。
百歲晉三滿堂彩，壽山福海踏歌來。

壽星明．張青
華裔之光，健步文壇，百歲晉三。此

杏園盛會，佳肴陳釀；衣香鬢影，瑞氣同
沾。雅集拾緣，詩樓聽雨，掌故於今作美
談。如椽筆，薈丹青翰苑，飲譽溟南。

微酣嘉會同甘。頌仁者，華堂喜樂
兼。聽來賓雋語，詩聲裊裊；弦歌天籟，琴
意甜甜。書畫敬呈，瑤章道賀，黃老安康福
壽添。還祈願，祝年年此日，慶典同瞻。

▓黃慶輝老先生一百零三歲華誕晚宴合照

尋找個人體驗的另一種荒原尋找個人體驗的另一種荒原
——評“澳華文學專輯” 袁勇麟
澳華文學寫作的成就充分證明，作

為行旅的作家群體，他們的寫作仍舊保

持著華文寫作的優良傳統，同時體現出

一種探索意識，這種探索意識既是當代

寫作創新的客觀需要，同時亦彰顯出澳

華寫作面臨的新使命，他們的寫作帶有

鮮明個人風格，在寫作方式和主題表現

方面開放、自由、多元，反映出當前澳

華寫作的某種整體性特徵。

有關個人體驗的書寫仍舊是澳華

寫作的主旋律。這種個人體驗的書寫既

有紀實的成分，也有虛構和想象的成

分，但個人的感受仍舊是一種重要的文

學表達方式和主題。儘管所謂“個人的

感受”往往通過個人的或者非個人的方

式予以呈現。總而言之，無論詩歌、散

文、小說，在很大程度上仍舊屬於個人

的寫作模式。當然，這種書寫模式並不

陌生，甚至屬於一種老生常談、習以為

常的寫作模式，很大原因是由於這種寫

作模式深受華人族群群體特徵所影響。

作為行旅的族群——不再用流亡、流放

之類的充滿政治性意味和文化批評意味

的詞彙來形容他們——其自我的體驗似

乎發生了某種微妙的變化，呈現出某種

新的狀況，這種狀況同樣與華人族群

有關。我將這種新的情況理解為一種個

性一代的迷失與重塑。作者呈現出更強

烈的一種對於個人體驗的認知和確認。

在此岸與彼岸、自我與他者之間的關係

理解上，這種變化既意味著一種新的現

象，同樣也意味著一種新的挑戰。曾經

一度作為陌生異域的地理空間逐漸演變

為熟悉的“第二故鄉”，這種認知的變

化勢必帶來精神體驗的變化，但對於寫

作者而言，隨著生活環境新的變化，精

奠已經超越了個人體驗的層面，並上升到

了族群體驗的高度。至於紀念的是什麼，

祭奠的又是什麼，難以確指，但又似意有

所指，這種含糊性和意指性無疑是當下華

人寫作的一種狀態。正是基於以上認知，

我認為審視澳華寫作需要用一種全新的視

野以及發現的目光，並認真領略其中所蘊

含的驚喜之處。

《內貝爾》以小說寫作的方式，同樣

體現出這樣一種個人體驗的變化，作為一

篇非虛構的小說寫作，作者將故事設置在

一種多重語境當中，而小說中的人物恰恰

在這種多重語境中謀求一種自適。無疑，

《內貝爾》揭示出一種新的寫作主題，這

種主題較之以往的寫作顯然更加注重現實

的觀察和體驗，強有力地打破了充滿浪漫

氣息的文學主題，尤其將關注的目光投向

底層寫作以及跨國電信詐騙等現實主題，

這種寫作焦點的轉移和開拓，顯示出澳華

寫作的某種新趨勢，我們可以將之理解為

一種世界性視野與地方性視野的交融和探

視。其中隱喻的一種顯著的變化是，世

界性的行旅被地方性原始特徵所“取代”

，這就是小說何以將充滿浪漫性的主人

公戀情的敘事轉到跨國電信詐騙的現實敘

事作為情節的某種動機。作者似乎無法有

效解釋這種情節的變奏，遂將主人公定義

為“精神”出了問題，這無疑又是一種象

徵性的隱喻。“精神出問題的又不止他一

個，你幫得過來嗎？你過好你的日子、少

讓我們操心就好了。”由彼此的“患難與

共”到隔岸觀火般的“無可奈何”，這是

作者所持的一種憂鬱陰暗的現實主義寫作

姿態，儘管在敘事的技巧方面顯得有些平

淡，但無論如何，我認為這種寫作展現出

澳華文學寫作變革和突破的嘗試。

個人的體驗作為華人寫作的一種趨

勢，其關注的主題是多樣化的，其審美是

純粹質樸的，其敘事是充滿個性的，其所

展示出的審美預兆是充滿生機的。對於過

往的追憶仍舊是重要的主題，個人的體驗

無疑象徵著華人寫作的抒情傳統，即便

是傳統之中，仍舊可以看出某種微妙的

變化。某種意義上，在現有的寫作場域當

中，所謂“個人的體驗”只不過是一種相

對籠統的言說，但對於文學寫作而言，“

個人的體驗”始終都是重要的表達命題。

只不過，基於個人的體驗，需要思考和破

解更深層次的命題，這是擺在華人寫作面

前的某種未來使命。

(未完。本文為發表於2024年12月
號《香港文學》的“澳華文學專輯”的評
論，作者為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中
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副會長。)

▓發表“澳華文學專輯”的2024年
12月號《香港文學》封面

一藍一白的哈達

從西寧向西，抵達德令哈的那一刻
走出車門，主人親自為我披上潔白的哈達
走進德令哈二中門口，一位可愛的少年
為我莊嚴獻上一條絲綢的蔚藍色哈達
讓我仿佛翔舞於白雲與藍天之間
看見抱樸含真的初心，在高原上律動
撫摸著秋光下這一藍一白的哈達
頓時驅散積蓄在身心裡的疲倦

在接近天堂的地方，離陽光更近一些
離神奇、離星辰、離純粹的心靈更近了
依稀中發覺，一伸手就能觸摸到
降臨塵世的天光雲影，拂動神聖
如此淋漓的藍與白，似在編織虔誠和信仰
那一刻，禁不住把盛情和善意留住
留在心空中，留在記憶裡，銘記著
讓自己成為明媚與美好的一部分

海子詩歌陳列館觀感

用一首自由體新詩分行的陣容
是青年海子為一座城市組合的管弦樂隊
一首詩，定義了一座城市的浪漫與神秘
靈動的詞花，讓夜色和雨水撞響城市的胸膛
當石頭還給石頭，便兌換了勝利的安寧

在曠遠的草原上，握不住淚滴的詩人
以無盡的愛，俯身為大地讓路
用記憶的循環，洞悉親人的牽掛
為我們修補了一個美麗的高原之夜

哪怕戈壁空空，也是一次深情的贊美

在血氣方剛的青春期，無論如何呼喊
那位神秘的姐姐，在神秘的呼聲裡
連同一首詩，化成一片月光
融入在蒼茫夜色中，與青棵共舞
那顆抒情的熱淚，飽含著慈悲的美

一個詩人的生命軌跡，不是流星
而是變成三顆星光，一顆在故鄉裡
一顆是青春和愛的全部，一顆在德令哈
讓更多的人，重新認識一座城市
然後一路向西，探尋德令哈的詩意

在濱河詩歌公園

今夜，坐擁一場音樂詩享會
濱河水，照樣在緩緩流淌
詩歌公園伴我坐著，我依傍在濱河邊
當星辰掛在夜幕，也掛在德令哈的額頭
悄悄的，我用眼神交換滿地星光

歌聲裡，有一曲天籟似雲彩游過太空
誦詩聲，一支支大地飛歌舒卷而自在
屏幕上，打馬而過的妹妹有藍天白雲相伴
一把大提琴，在天地間飛揚起詩與遠方
此刻，種在我體內的那顆星光漸次發芽

在南方生長的人，來到這座現代詩城
是否有必要換一個角度審視生活
當我一手握住虛空，一手抓住時間
最原始的感動，莫過於靈魂深處的回聲
今夜，我的沉思就是濱河的呼吸

神狀態同樣因之有所改變，這

就需要重新調整和變革原有的

認知和表達方式。我將這種變

革理解為當代華人作家群體尤

其是年輕一代華人作家群體寫

作認知的前提，以及有關文藝

審美和創作的時代使命。

《桉樹葉花紋的裙子》

作為一篇散文，在其短小的篇

幅以及簡單的敘事當中，所體

現出的意義就在於作者發現了

當下生活的意義所在，並開始

重新進行審美層面的思考和

表達。作者關注到了人類生態

文明這一主題，儘管從一個

十分微小的體驗作為切口，

且實施了一種簡單直入的敘事

策略。但其敘事核心的內容

仍舊圍繞人物而展開，並將這

種個人的體驗適時切換到現實

場景當中。在自然流淌的筆觸

中，個人的體驗由於關注到了

當下的現實——某種意義上，

可以將這種書寫理解為異域空

間發現自身真實體驗的某種徵

兆——從而對個人體驗的寫作

實現了新的突破。“喝酒。酒

吧內，杯盞相碰聲、誇張的笑

聲裡，我分明聽到了玫瑰破碎

時的聲音。聲音飄出窗外，順

著Amanda的眼神看出去，那聲

音撒滿了暮靄下的每條街道，

一閃一閃的，似是紀念，也是

祭奠。”作者以一種類似夢幻

的敘述，將有關人物的意象描

述由近及遠投向目及所見的

事物，這種由聚焦到泛化的轉

變，恰恰隱喻出一種個人體驗

的軌跡變化，從當下的空間和

體驗蔓延到外面的自然風景，

最後以“紀念”和“祭奠”作

為個人體驗的終結。如果從敘

事的內容來看，紀念和祭奠的

確所指有物，但這種紀念和祭


